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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初建于距
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由皇城台、内
城、外城三部分石砌城垣构成，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
史前石构城址，也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欧亚大陆
东部最耀眼的区域政治中心。遗址自2012年系统考古
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绿
松石等珍贵文物，先后获得“2011年至2012年世界年度
十大重要田野考古发现”“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等国内外殊荣。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22年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24
年12月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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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探源：石峁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时空坐标

石峁遗址不仅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震撼世界，更以其复杂的
社会结构、发达的生业经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跨区域交
流，确立了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

石峁城是东亚地区早期城市的杰出范例。石峁城存续于距今
4300年至3800年前，城内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城墙及大型建筑均
系石砌。采用了“三重城垣”的空间布局，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皇
城台）、内城和外城，清晰地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区和等级空间。
皇城台是一座台城，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十余阶逐层内收的
石砌护墙环绕，总高度超过70米，宛如一座巨型平顶金字塔，气势
恢宏。作为石峁城的绝对核心，皇城台是最高统治者居住、行政和
举行重大祭祀礼仪的场所，其功能与后世的“宫城”一致。内城依山
势而建，将宫城环抱其中，城内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10
千米。外城将内城东南方向加以拓展，修建城墙，城内面积约190万
平方米，城墙周长约6千米。内外城遍布居址和墓地，城墙上还设置
了大量的防御设施，包括马面、角台、瓮城等。此外，石峁城外还建
有樊庄子哨所类预警体系。如此巨城，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表明
石峁社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放眼世界，公元前第三千纪，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明摇篮区
都出现了早期城市，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与大
河冲积平原地貌有所不同，石峁城修建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依山就势，建造了宏伟的三重城垣和复杂的
防御系统。这种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以及石峁社会
在脆弱生态环境中发展出的农牧混合经济模式，为研究世界早期
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样本。

石峁实证了早期国家形态下的远程交流。诸多考古发现表
明，石峁并非文明孤岛，而是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华文明相互作用
圈”中最为活跃的核心节点之一。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周边乃
至更远的地区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成为连
接中原、西北、北方草原乃至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

在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中，石峁与晋南的陶寺遗址关系最为密
切。陶寺遗址年代与石峁基本同时，被认为是尧帝都城。考古实证
表明，两者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存在着诸多相似。古基因
组研究也证实，石峁人群与陶寺文化中晚期人群在遗传上高度相
似，两者有着颇为紧密的血缘联系。在与西北地区的交流中，石峁
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系尤为密切。齐家文化以发达的玉器和
冶金术著称。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和各类
工具遗存，在器型、材质等方面都与齐家文化呈现出高度相似性。
在与北方草原及欧亚大陆的交流中，石峁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
石峁文化与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
存在文化相似性。

石峁为中华传统礼制提供了重要实证。石峁城以宫城为核
心、多重城垣相拱卫的都城规划传统，被二里头、殷墟、周原等都
邑性城址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基本模式。玉器是石
峁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之一，“以玉承礼”则是石峁社会高
度发达的礼制文明的精神表达，石峁先民创造性地将玉器融入高
等级建筑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藏玉于墙”现象。在外城东门、宫城
发现了大量有意嵌入或埋藏的玉器，器形主要为钺、牙璋、长刀、
璜等。这些玉器并非随意放置，主要是在修建重要建筑或设施过
程中有意埋藏。“藏玉于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权力
展示。玉器是史前社会之礼器，得之不易。石峁统治者能够将如此
大量的珍贵玉器用于建筑，一方面充分显示其对稀有资源的绝对
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要用礼玉构建一个区别于世俗的“神圣空
间”，加强甚至神化自身权力和统治地位。这一做法，为中国的“玉
礼传统”奠定了基石。

石峁石雕与玉器同为石峁文化的“明星”文物，以减地浮雕为
主，兼有阴刻和圆雕，图像题材丰富多样，包括神面、人面、虎、鹰、
蛇、牛、马等。其中，神面纹是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从礼
制类图像发展脉络来看，石峁石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
在继承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兽面传统的基础上，对表
现形式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创新，其图像母题和构图方式对后世礼

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青铜礼器纹饰的主要来源。二里
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三星堆的青铜神面、殷商青铜器上的饕
餮纹，都可以在石峁石雕中找到其源头。

抢救与坚守：黄土高原上的石构遗产保护实践

石峁遗址核心遗存为大型石砌城址体系，整体格局完整，主
要包含内外城墙体、皇城台、外城东门址及各类考古出土文物。除
实体遗存外，遗址所处的地貌环境、场地肌理，也是承载遗址历史
价值、体现古代营建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城台坐落于遗址西区核心位置，台顶总面积约 8 万平方
米，是一处由石砌护坡合围构筑的高台型城址。从整体保存状况
来看，外城东门区段的墙体完整性与连续性最优。该区域已完成
系统性考古发掘、抢险加固治理及保护性大棚搭建工作，遗存保
存状态良好，内外瓮城、墩台、门塾等核心形制结构均完整保留。

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过渡地带，历经数千
年自然侵蚀与人为扰动，遗存本体长期受到风蚀、冻融循环、雨水
冲刷、微生物侵蚀等病害的叠加破坏。区域汛期降雨集中、短时暴
雨强度大，加之遗址土体结构疏松、含砂量高、抗冲刷性能差，极
端降雨天气易引发坡面滑移、土体垮塌，是墙体破损和损毁的主
要自然诱因。

长期露天赋存的墙体坡面及砌体灰缝处，普遍滋生乔灌木与
野生杂草。这类植物根系发达，逐步撑裂墙体结构，引发局部松
动、开裂甚至坍塌，严重破坏了墙体整体结构稳定性。除自然劣化
作用外，遗址周边村落长期的农田深耕、土地翻垦等生产活动，持
续扰动遗址浅层地层与房址、墙体基址，迫切需要推进移民搬迁
工作，以便良好展示遗址的整体历史风貌。

已开展的保护工程
现阶段石峁遗址保护工作，重点围绕病害勘察、机理研究、风

险评估及本体抢险加固开展系统工作。2020年，项目组完成《石峁
遗址内城—外城城墙保护前期勘察研究报告》编制，全面排查、系
统梳理各类病害的发育规律与演化机制。结合遗存损毁程度，明
确近、远期保护工作时序，制定分类防控、分区治理的技术方案，
为遗址系统化、科学化保护筑牢技术根基。

工程实施层面，目前已顺利完成外城东门保护展示、皇城台
南侧遗存抢险加固、遗址入口边坡防护等多项重点专项工程。结
合遗址“边考古、边保护”的常态化工作模式，最大限度保留遗存
原始形制、传统工艺特征与原生赋存环境的真实性。

通过前期系统性勘察研究与专项加固工程落地实施，遗址墙
体结构性失稳隐患得到有效管控，本体自然劣化速度明显放缓。
依托专项地貌整治与水土治理工作，遗址区文物赋存的水土环境
显著改善，同步完成局部区域生态修复，实现了遗址安全防控与
历史风貌的双向兼顾。

当前，内城城墙整体保护方案、皇城台保护性棚罩建设方案仍
在持续优化完善，遗址安防、消防、防雷“三防”基础设施、全域智能
监测平台、保护性展示步道等配套工程项目正稳步推进落地。后续
工作将紧密结合最新考古发掘成果、遗存动态监测数据以及病害
发育特征，常态化开展遗址日常管护、病害综合治理、活化展示利
用等工作，逐步构建适配石峁遗址遗存特征的长效保护体系。

遗址保护措施
石峁遗址本体保护工作，以完整保留遗址空间格局、形制特

征与历史信息为核心目标，统筹推进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治理，
科学阐释遗址核心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遗存本体结构性加固。结构性失稳是当前威胁石峁遗址本体
安全的核心隐患，主要表现为墙体开裂、砌体松动、局部土体悬
空、边坡滑移失稳等病害特征。针对各类结构性破损问题，现场主
要采用应急支顶防护、裂隙低压灌浆填充、整体防排水体系搭建、
局部残体归安复位等综合性治理手段。

对于内外城残损严重、结构稳定性薄弱的墙体区段，遵循抢
险优先、分步治理的工作思路，结合现场实地病害勘查评估结果，
采取分类、分区、分期的综合治理模式。在保障遗址本体结构安全
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遗存本体修缮与周边环境提质整治工作。

遗址材料专项防控。针对遗址普遍存在的石质砌体风化、夯
土酥碱、墙体盐析、表层土体粉化等材质劣化病害，项目组通过长
期环境监测、土体与砌体材质理化试验，精准研判各类风化、盐害
的发育机理，据此制定分区差异化、精准化的专项保护技术方案。
对于存在悬空掏蚀、瞬时失稳风险，且不具备现场加固条件的脆
弱遗存，采用原状回填封存的保护方式，有效隔绝水、风、盐蚀等
外部侵蚀介质。

修缮施工过程中，优先选用耐候性强、性能稳定、与遗址原生
材质适配度高的成熟保护材料。所有新材料、新工艺投入工程应
用前，均需完成原位适配试验与对比验证，达标后方可施工。同
时，建立常态化巡检、养护、病害动态排查机制，搭建完善的材质
长效防护体系，持续延缓遗存材质劣化进程。

载体保护与环境治理措施。区域冲沟发育、坡面水力侵蚀，是
制约石峁遗址长期稳定保存的核心环境问题。遗址环境治理坚持
因地制宜、源头防控的治理思路，通过植被生态修复、严控区域农
耕扰动、规范人类生产活动，从根源减少坡面土体扰动。同时对不
稳定冲沟、高陡边坡开展专项加固治理，有效缓解自然侵蚀与人
为活动对遗址的破坏影响。

石峁遗址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叠加区域短时强降雨的水
文特征，坡面径流冲刷、沟道下切等病害频发，持续破坏遗址整体
地貌格局与遗存赋存载体。通过系统化水土环境综合治理，可有
效防控土体失稳、墙体返潮、盐析风化等次生病害。此外，遗址紧
邻毛乌素沙地东南缘，长期遭受风沙堆积、风力磨蚀等危害，结合
区域生态修复开展长效治理，实现风沙侵蚀常态化防控，稳固遗
址原生赋存环境。

远期保养监测及预防性保护
石峁遗址保护工作坚持“考古与保护同步推进”的工作理念，全

过程保障遗存的真实性、完整性与环境协调性。针对现阶段技术条件
有限、无法根治的复杂病害与保护难题，主要采取临时支护、保护性

回填等过渡性措施，为后续新技术、新方法应用预留保护空间。
数字化监测与科研赋能保护。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现代保护

技术，搭建遗址全域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遗存病害提前预判、安全
风险主动预警，推动遗址保护从传统被动抢修向科学化、精细化
预防性保护转型。在现有保护工程基础上，围绕皇城台、外城东
门、内外城墙体、高危边坡等核心保护区域，加密布设监测点位，
进一步完善全域自动化监测网络。在原有墙体形变监测的基础
上，新增土体含水率、环境温湿度、裂隙开合度、坡面位移、风沙淤
积等多维监测指标，搭建全天候自动化数据采集、分析研判、风险
预警体系，实现遗存病害动态监测、风险可控。

人为管控与预防性保护。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
2030年）》等各项管控规定，从严管控文物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
带内的各类建设项目、生产作业及人为扰动活动。持续优化遗址
展示利用模式，对非核心脆弱遗存、暂不具备对外开放展示条件
的遗迹，优先实施保护性回填封存，最大限度降低露天环境下的
风化损耗与人为干预风险，实现遗址长效预防性保护。

破壁与共生：从“单兵作战”到“镇园一体”的治理革新

在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高家堡镇、文旅集团的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下，遗址申遗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工作推进中曾
长期面临村组关系协调不畅、征地拆迁推进缓慢、运行管理权责
不清等现实问题。

“过去，我们管理处在工作过程中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石峁博
物馆周边配套项目征地不顺畅，涉及 3个村组的土地，村民担心
补偿不到位、怕后续没发展；二是项目推动力度不大，一个环境整
治工程，涉及管理处的地界、镇政府的属地责任、文旅公司的运营
区域，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推动。”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
任、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晓虎感慨地说。

转变始于2025年7月，石峁遗址管理处处长刘亚功开始兼任
高家堡镇党委书记。这一“双肩挑”的身份打破了行政壁垒。2025
年9月4日，神木市政府印发《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管理办
法（暂行）》，全面实行“镇园一体化”管理。同年 9月 17日，石峁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刘亚功兼任主任
委员。神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建鹏表示，协调委员会以党组
织联建共建为纽带打破“单位壁垒”，推动政策衔接、资源调配、流
程优化等方面高效协同。

作为神木市乃至陕西省首个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纽带的区域
性党建协调组织，协调委员会创新性地将镇机关、石峁遗址管理
处、文旅公司、派出所、学校、卫生院及周边 4个村级党支部等 10
个基层党组织、310名党员整合为一体，由刘亚功担任主任委员，
构建起“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共建共享、融合发展”的基层治理新
格局。这一变革立竿见影。石峁博物馆周边配套项目的征地工作
迎来转机，协调委员会统一调度，镇政府干部讲政策、村干部讲情
理、文旅公司讲前景，三方合力打消群众顾虑。

协调委员会创新构建坚持“一个中心”、立足“两个定位”、服
务“三大园区”、紧抓“四条主线”、实现“五大目标”的“12345”工作
新格局，回答了“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的根本问题，确保各项
工作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协调委员会通过“工作联抓、要事会商、信息共享”三大机制，
常态化抓实遗址管护、应急保障、便民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
以实战举措守护遗址文脉、服务广大群众与游客，切实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让遗址“活”起来：沉浸传播与公众共享的文化客厅

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围绕价值阐
释、公众服务、文化普及、学术交流、宣传传播等重点领域系统推
进各项工作，让四千年前的史前石城融入群众生活。

完善展示体系，以学术研究支撑价值阐释。统筹规划遗址现
场展示、石峁博物馆和数字体验三大板块。遗址本体坚持“保护优
先、最小干预”原则，对皇城台、内外城垣、瓮城、角台、石雕壁画等
实施保护性展示。石峁博物馆以“中华古国 文明王都”为主题，设
四个单元，精选玉器、陶器、石器、壁画残片等珍贵遗存，联合考古
专家打磨展陈内容，引入三维建模、VR虚拟复原等数字技术。在
学术研究方面，先后举办石峁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讨会、国际学
术研讨会，启动“百名考古学家讲石峁”文化项目。还将举办三部
考古报告新书发布会及皇城台保护展示利用专题研讨会，为精细
化保护与品质化开放提供学术支撑。

提升服务设施，优化公众参观体验。完成游客服务中心、休憩
驿站、公共卫生间、母婴室、无障碍通道等便民设施升级。建立标准
化游客服务机制，构建“总服务中心+分区服务点”的全域服务网
络。组建由专业文博人员、资深讲解员、青年志愿者构成的服务队
伍，推出人工定制讲解、扫码自助讲解、智能语音讲解等多元模式。
实行常态化安全巡逻、动态客流管控和全域环境保洁。此外，由传
统民居活化改造而成的“红心驿”便民服务与文旅赋能基地正式投
用，成为遗址公园联结群众、服务游客、传播石峁文化、带动富民增
收的重要载体。“‘红心驿’的建设紧扣‘党建+富民+服务’定位，实
现了文物保护有力度、文化阐释有深度、公众服务有温度、惠民发
展有实效。”高家堡镇镇长、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大伟说。

拓展公共文化活动，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社区。常态化开展文
化遗产“七进”活动，通过流动展览、主题宣讲、公益课堂、互动体
验等形式，推动石峁文化走进校园、社区、机关、企业、村镇、军营
和网络。面向青少年打造“石峁小工匠”系列研学课程，开发纹饰
临摹、古器复刻、史前筑城体验、考古模拟实践等实践课程。围绕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博物馆日、传统节日等举办主题活动、专题讲
座、摄影大赛、徒步探秘等群众性活动，研发文创产品。

构建立体传播，提升遗址社会影响力。央视《新闻联播》、央视
纪录频道、日本广播协会先后推出石峁专题报道。依托新华网、学
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常态化推送专家解读、考古科普、遗址探秘
等内容。借力国际学术研讨和中外文博交流，积极对接外国主流媒
体，使石峁成为展示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与包容特性的重要窗口。

大遗址保护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立足“十五五”规划新
起点，各有关单位锚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目标，持续深耕文
物保护、价值阐释、公众服务、文旅融合四大主业。刘亚功表示，下
一步将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一是对标世界文化遗产标准，全面加
强遗址保护、文物展示、文化研究、申遗文本编制、国际学术交流，
力争早日将石峁推向世界舞台；二是拓展“红心驿”功能，打造“电
商”“文创”“研学”多元业态；三是健全“镇园协同”长效机制，推动
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